斷水
　  有時一支筆，在寫盡筆桿裡的墨水前，就趁我們不經意時從手掌心飛出，斷水。
　身為一名學生，筆就如同棒球選手與他的手套一般是不可或缺的物品。但我不像其他人有個鉛筆盒好好收著，反而我是全部都往書包裡面丟，有就拿出來用，沒了就跟同學借，但是在那天的事情，讓我開始懂得收藏筆，一支筆。
　  一如往常的，今天是補習的日子，我總是把書包先丟在教室裡的位置上再出去買晚餐，我討厭補習班給我的感覺，在冷氣強力放送的教室裏頭，我們都匹上了厚重的外套，彷彿是刻意地助長了同學之間的冰點，刻意地使我們把自己隔絕於世。回到了教室裡頭，對裡外太大的溫差稍感不適，微微打了個冷顫。回到了位置上，平常坐我旁邊的那個女生，也在同樣的時刻出現，她總是側著我，彷彿也陷入了冷氣的陷阱般一個字也不說。我們一如往常地互相沉默，自顧自的事情，但我總是想躍過我們間的那座冰山，想好好看看妳另一半的臉。
　  老師踏著他的步伐走上台階，準備高談闊論那莫名其妙的數學理論。我把手放進書包裡面好似抽獎般的找著筆，幸運的抽到一支不知何時跟同學借的紅色細鋼珠筆。但不如以往的，旁邊的女生坐了過來，她說她沒有帶到她的課本，要跟我一起看，我點了點頭，她便回去拿了一支筆又再坐回我旁邊，那是一支和我一樣品牌的細鋼珠筆，但是是橘色的。黑板上的複雜公式無法提起我的注意，我把眼光偷偷的放在那個女生的身上，她依舊是側身對著我，專注在黑板上的每個細節，她手上的那支筆不斷地依著她的拇指打轉，要抄重點時才會停下來在她的筆記本上抄下整齊的重點。或許現在只是我們坐近了一點，心中的冰山，依舊高聳。
　  中間的休息又是每個人自己一座孤島，各做各的事情。回到了上課時間，講課的聲音才又稍微熱鬧了這間教室。我們倆如同剛剛的位置，她依舊作筆記，我依舊放空。但我總覺得無趣，在她原本工整的筆記旁，突兀的用紅色寫上哈囉，兩個除了打招呼完全沒有意義的兩個字，原本以為又要被白眼，但她卻停下了抄寫筆記，在我那兩個笨拙的大字旁加上一句，你不覺得數學很無聊嗎?我偷笑了出來，原本看她認真的上課以為她是用功的好學生，沒想到她其實也覺得數學無聊，我們便開始聊了起來，或著說寫了起來。一紅一橘，我們在這數學公式的叢林裡聊了起來，在平方差公式的右邊，多了一行粉紅色字寫到五月天超棒的；在距離公式的下面，橘色的字跡歪七扭八，但勉強看的出來是寫到五月天是甚麼涼爽的季節嗎?女孩笑了一笑。在第三題的三角形圖形裡面，她告訴我她的名字並且也問我的，我在下面解答回答她的問題，順便告訴她我的社團，她也在我的旁邊加上了她自己的社團。我們都是玩樂器的社團，我在空白處寫下了長笛，而妳寫了電吉他，我的相互看了了幾秒，都彼此笑了出來！在她笑的同時，終於側了身，讓我看到她微笑的臉龐，那剎那的感覺就如晚遊六橋待月記中的月亮一般，不須一詞來形容，就能感受到那砰然心跳的粉色喜悅正透過血管蔓延全身。整間教室的空氣依然冰冷，但是在這張紙上，充滿的一句句溫暖的對話。筆就這樣轉啊轉，字也這樣寫了寫，下課時間也就比我想像中的快到，她上課工整的筆記也剛好被我們的聊天給淹沒，我們笑了笑，她便跟我說她爸要來載她得先走，我便獨自留下來收拾書包，並且把我那隻紅色的細鋼珠筆，好好收在書包的前側。
　  下個禮拜，下下個禮拜，下下下個禮拜，我們依舊用一句一句的你來我往合力融化了那層阻擋我的大冰山。在例題與公式之間用文字，了解對方的故事。我們從五月天寫到拉赫曼尼諾夫，從她家養的那隻小狗聊到我們社團養的烏龜，從我國中第一次跟人家告白的故事聊到她第一次分手的經驗，甚至從搖滾音樂，我們聊到對音樂的夢想。妳說你想得到真正的搖滾精神，在舞台上用力彈撥出最激勵人心的曲調，而我只在旁邊附和著說音樂也是我表達情感的一種模式，只是我不太常吹長笛給別人聽罷了！妳便在這句話旁苦苦哀求，畫上許多楚楚可憐的表情符號，說要聽說吹一次長笛，寫到真想看我吹長笛時的突兀感，後來我假裝思考了一下，我寫道，好，下禮拜見！便一陣嘈雜的下課聲中，我已開始期待下一次的會面。
　  我拎著樂器來到了補習班，我沒有先離開教室去吃飯，因為我怕錯過能跟她聊天的一分一秒，老師走了進來，但妳還是沒有在應該出現的時間出現，黑板上老師解的題技巧如同魔法師般神奇，我也希望他能用他的魔法把女孩變出來。我用我的紅筆不停呼喚妳的名字，告訴妳單色的講義不沒有妳的顏色。但她直到了放學，都沒有再出現。　
經過了一個小時的車程才回到家，我還是猜不透不告而別的妳，坐在書桌前，我拿出了那疊曾經溫暖的紙，紅一筆，橘一筆，充滿溫情色調的顏色與文句，現在卻看起來顯得諷刺，那句我對妳的承諾，看似永遠無法實現了，原本閑靜的夜晚，強風突然一陣，把門用力甩上，嚇的我全身抖一下，而正在指頭上盤旋的那隻細鋼珠筆就從手指頭滑了出去，紅筆就應聲掉到了地板上，嚇的我急忙地把他拾起，在課本上用力地比劃比劃，可惜為時已晚，縱使筆桿裡還有滿滿的紅色墨水，但是，再也寫不出字來了。
